
        
            
                
            
        

    
獻給甜睡公主的七重奏







作者：血睚眥



《冰戀書櫃》



清晨的霧靄，淡藍色的，輕輕掩蓋著一切。



一個小小的少女走在還沒有什麼人的大街上。



對，一個名叫遠遠的小小少女。



她穿著初中生的校服，因此年紀大概是十三或者十四歲左右吧，但是如果說她只有九、十歲，相信也有不少人會相信——她實在是太矮小而且瘦弱了。



在冷風瑟瑟的秋末冬初的早晨，她那兩條露在裙子外面，細的似乎只有骨頭的小腿被凍得通紅，每邁開一步都要費很大的力氣去抵抗寒冷是的。



不過，這也沒有辦法。



學校的早自習在七點半就開始了。



雖說是自習但是往往會有老師前來授課，實際上可以說等於一堂時間略短的正課。



為了考上大學而被迫向優秀高中奮進的初中生們是不敢也不能錯過這自習的。



而小少女的家離學校很遠——她所就讀的初中小有名氣，在小學畢業考的前後她的父母可是費了不少力氣才能夠送她進來的呢。



因此，這點小小的睏倦與寒冷是無法抱怨的吧？



遠遠蜷縮著身子盡力想要蹲下，以便讓白色的長襪和裙子能夠遮住整條腿，而這樣的動作使本來就很小的身體變得更小了。



她現在只想要盡快到達車站，進入教室，然後趕快拿小手焐一焐雙腿。



終於，只要在拐過一片荒置的雜草地就可以到達車站了。



少女加緊了步伐，萬一錯過一班公交車可就要再在寒風裡凍上一陣了，而且還有可能遲到。



可是，踏著地面發出嗒嗒響聲的小白鞋卻突然在草地旁邊停住了。



雜草上的露水貪婪的吸收著四周的溫度以期化作晨霧升到天際，一陣陣比它處濃厚的多的寒意從草地上發散出來。



但是，小少女卻完全忘記了寒冷，如同一棵細弱的小樹那般站在草地旁。



她身體還朝著車站的方向，但是腦袋卻扭成90°，愣愣的看著草地上的一件東西。



那是一件潔白色的物品，現在則被晨霧覆蓋而呈現出淡淡的藍色。



遠遠嚥了一口口水。



她知道自己看到了什麼——



那是一個年輕女性的身體，一個剛剛失去了生命、體溫、活力，但還完好的保持著原先形狀的身體。



她仰面朝天的躺在那裡，一雙大腿蜷曲著，腰折成一個慵懶的角度，一隻手在身體一側攤開而另一隻手彎曲成托著下巴的樣子。



她的眼睛沒有合上，一頭凌亂的長髮鋪在草地上隨風輕輕擺動。



而且，全身上下沒有一件衣物，就在寒冷的清晨這樣全裸著躺在被露水浸濕的荒蕪草地上。



遠遠感到自己的臉突然燒了起來，腦子中一片混亂。



她匆匆的跑開，不是為了趕班車，而是為了逃離一些她並不明白的東西。



十幾分鐘後，遠遠跑進了教室。



雖然趕上了早讀，但是老師說了什麼她完全聽不清楚了。



臉上的熱度依舊沒退，甚至因為進入溫暖的教室而更加燒起來了。



但是，與此相對的，手、腳和整個身子都感到很冷——因為血液都集中到臉上了嗎？



少女恍惚的看著課本，白色的紙頁與黑色的鉛字似乎又勾勒出了那個死去女子的形象。



遠遠想起了她那個靜止的姿勢。



那個姿勢，好像是在挑逗什麼人吧？



但是那雙眼睛卻沒有注視著挑逗的對象，那雙大大的眼睛散漫的看著前方，似乎看到無限遠又似乎什麼也沒有看見。



她微微張著的嘴露出了幾顆潔白整齊的牙齒，似乎是一個微笑。



死有什麼可笑的呢？



難道不應該是表露出痛苦或者哭泣麼？



可是遠遠卻覺得自己有些理解那個微笑……為什麼？



她說不清楚，甚至她立刻就對自己的這種理解感到了羞愧和害怕——這樣的想法，讓她感覺到自己簡直是個異類、妖怪。



因此，雖然她很想跟別人講述自己早上的發現，但卻始終只能一個人咬緊牙蜷縮在自己的座椅上。



鈴聲響了一遍又一遍，三節課過去了，沒人發現遠遠的異常。



本來嘛，她就沒有什麼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班上最矮小內向的女生這副縮在位子上的樣子本就可說是常態吧？



直到午休前的最後一節課……



「遠遠，臉色不好啊。發燒了麼？」一個深沉的男性聲音問道。



「！」遠遠連忙抬頭，看到新近來自己班上上課的薛老師正看著自己。



「不……我……」遠遠的第一反應就是掩飾，雖然她也不清楚有什麼可掩飾的。



而正當她支支吾吾的時候，薛老師已經走到了她的面前，伸手按住了她的額頭。



遠遠立刻感覺到一個寬厚的、微涼的觸感在燒的難受的額頭上散開。



立刻，這份觸感又在手上傳來，溫度則變成了暖暖的。



「額頭髮燙，手卻是冰涼的呢……你去保健室休息一下吧。」薛放開遠遠的手，點頭確認道。



「誒~~？！」教室裡立刻響起這樣的質疑聲。



對於能夠去保健室休息，學生們表現出極大地羨慕，甚至有人因為覺得老師偏向而不滿。



「你們也想去啊？但是去了的話可就沒有午飯吃了哦——因為發燒了嘛。」薛對這起哄的孩子們笑道，教室頓時安靜了下來——在飢腸轆轆的第四節課沒有人會為了逃課而捨棄午飯的。



但是遠遠此刻絲毫沒有什麼食慾，而且聽到老師的話以後突然出奇的渴望起潔白的被單和床褥了。



因此，她對薛點了點頭。



「誰是健康委員？去送她一下。」在一個女生起來扶著遠遠走出去後，薛開始繼續授課。



授課的聲音在遠遠背後越來越遠，直到拐過牆角下樓之後，徹底聽不到了。



保健室在這樣非寄宿制的學校中並不是一個常用的地方。



學生受了小傷的話自己去水管洗洗就好，受重傷或者生病的話就要送到醫院或者回家護理。



保健室能有什麼用呢？



只是為了表示「我們有為學生準備保健室哦！」而放在那裡的。



因此保健室裡的校醫並不在，這也不是什麼驚人的事情。



有誰會期待他在那裡？



又有誰會檢查他在那裡呢？



如此說來，校醫真是個令人羨慕的工作。



健康委員很熱心的又是找體溫計啊，有事找阿司匹林啊忙了半天。



畢竟是難得一次的行使職權的機會，而且安靜的保健室被從窗簾射進來的陽光染成一片藍色，配合著令人淡淡消毒水的氣味，令人感到乾淨、安適。



任誰也會想要多在這裡停留一會兒而不是立刻回到充滿50多個少年共通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教室。



「遠遠，感覺好些了麼？」發現自己已經沒什麼事情可做的健康委員有點不甘心似的問道。



「沒有了，謝謝你。」遠遠將小嘴縮到被子裡，小聲答道。



對於如此勞煩他人感到有些不安。



聽到這樣的回答，健康委員只得在再次摸了摸遠遠額頭之後，回到教室去了。



啪的一聲，保健室的門被關上。



這個空間成為了屬於遠遠一人的密室。



密室裡的一切都是淡藍淡藍的，遠遠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又想起早晨的那具女子的屍體。



藍色的……底色是白色，但卻被一層薄薄的釉子覆蓋而變成了藍色。



如同是，最為精美的瓷器一般。



遠遠從被子裡抽出自己的手，有些欣喜的發現自己的皮膚也變成了那樣漂亮的顏色。



但是，形狀呢？



遠遠立刻想起那個女性胸前的乳房——雖然是仰面躺著，但是卻更加顯示出其豐盈挺拔……



那對乳房在清晨淡藍色的天空下展現出十分柔潤美好的弧度，宛如兩隻瓷碗扣在哪裡……



遠遠揭開襯衣的扣子，撩起棉被看了看自己小小的胸部。



現在的女生即使剛剛上初中，身高也有很多在1.5米以上了吧？但是她的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四左右，可能上了公交車都會被給與免票的優待呢。



現在的女生在小學還沒畢業的時候就已經具有了傲人胸部的，也不在少數吧？但是她那小胸脯平的令人覺得可憐。



但是……好在有一點是相似的。



那如同甜美蛋糕上最奪目的草莓一般，立於乳房之上的小小乳頭。



那個女子的乳頭在瓷碗一般的胸部上，如同傲立的梅花一樣倔強的挺立著。



而遠遠的小乳頭在平坦的胸部上也顯得比較顯眼些，雖然那還是粉紅色的花蕾，但是在昏暗的被窩裡也顯出和成年女子一樣的褐色。



「啊……」



遠遠不由得伸出手去觸摸了那個東西，於是，一股酥麻的電流立刻從觸電鑽進了脊椎骨裡。



這份刺激使得遠遠的心更加繚亂起來，她只感到下身一陣空虛，另一隻手就本能的朝自己拿未放的花苞處探了過去……



「啊！……怎麼……」又癢又酥麻，還帶著微微痛楚的，不可言狀的快感一口氣從被玉指撫摸的花苞處湧了上來，同時私密的花蜜也一點點滲了出來。



「嗚……嗚……為什麼……竟然控制不住，在床上尿……尿出來了……嗚……但是……停不下來！身體變得好奇怪——好！好舒服！啊！」



遠遠蜷縮在被窩裡，瘋狂的品嚐著初次手淫帶來的欣快感、緊張與罪惡感。



自己的手指彷彿著了魔，不受控制地越發放肆起來。



遠遠咬著牙、皺著眉、緊閉著小嘴與眼睛，拚命地抑制著自己的不叫出聲來，但是細細的呻吟聲仍然如同八音盒中動聽的音樂般，從病床的帷幕裡傳出來……



傳出來……



*******



在我進入保健室的那一刻，細聲的仙樂就抓住了我的心。



我害怕打斷這美妙的樂曲，屏住呼吸，收起足音，靜靜來到帷幕旁邊。



那布簾拉的並不太嚴，我得以輕輕分開一條足夠窺視其內的縫隙。



而幕後的小小歌唱者完全沉醉於快樂的迷夢之中，沒有發現我滿溢著邪戀的目光。



床上的小小少女因為越發上升的體溫，已經將被子無意識的推蹬到了一旁。



她的兩條細嫩的胳膊，一條在胸口上胡亂的摩擦，另一條則夾在大腿根部痙攣般的抽動著。



不可自抑的快感，讓她住不住的搖晃起腦袋，弄亂了一頭微微帶些金色的秀髮。



與一片緋紅的臉孔相較，她的雙腿驚人的潔白，猶如玉做的樹枝一般在床鋪上放縱的踢蹬著，搞亂了滿床的褥子。



很快的——因為這個情景實在很動人，所以我覺得簡直只有幾秒鐘——淫亂的小公主猛的繃緊了身體。



「噫、噫——呀啊啊啊——！」



她嬌小的身體如同彩虹橋一般拱了起來，隨即，一些晶瑩的液體從她用力捂著的下體噴濺了出來，星星點點的，落在了床上。



「哈……哈……哈……」點綴著粉紅寶石的平平胸口劇烈的上下起伏著。



小公主因為剛才淫蕩的遊戲而耗盡了體力。



於是，我伸出了手。



盡力控制住幾乎要從眼中冒出的慾火，盡力控制住幾乎要從喉嚨中冒出淫褻之語，以配得上公主騎士的優雅伸出手，將白色的棉被蓋在了她的身上。



「啊！」



看到突然出現的我，她的臉頓時充滿了驚恐與羞愧，就如同在本來已經可口的糕點上裝飾上了最合適美味的奶油一般。



如果就這樣壓倒她，猥褻她，甚至奪取她的生命，她都會因為恐懼與羞愧而做不出一點點反抗和掙扎吧？但是，不，不想這麼做。



看著她瞪得大大的，充滿了畏懼與柔弱的眼睛，我心中的確湧現出了迫不及待想要將其欺負玩弄慾望，但是同時，又想要對她施以愛惜與保護。



「遠遠，睡覺時脫光光的話，不蓋好被子可不行哦。」我對她溫和的微笑道。



「老師……我……」遠遠的聲音細如蚊鳴。



雖然我的微笑讓她略微的鬆了口氣，但是仍然縮進被子裡，只露出兩隻眼睛，極度不安的看著我。



簡直如同被放在紙箱中丟棄的幼貓一般。



「身體好點了麼？臉色很紅啊。」



「唔……沒關係了……謝……謝謝。」



「下午只有體育、自習和班會，你如果休息夠了想要回家，可以直接回去哦。」



「嗚……嗯。」



「家裡有人麼？爸爸媽媽在麼？」



「……不……他們都很忙。」



「啊，這樣啊。那如果我工作能忙外的話去你家照顧你一下，好好休息吧。」我帶著微笑，輕輕摸了摸她的頭，替她理順幾縷頭髮後離開了病房。



雖然這麼約定了，但是我依然一分不少一分不多的上完最後一堂課。



將諸位同學扔給下一個來接班的老師後，我再次來到了保健室。



遠遠沒有睡覺，躺在床上愣愣的看著天花板。



「怎麼樣呢，能站起來了嗎？」



「嗯……」她點了點頭。



真好啊，羞澀的少女不太敢跟我打招呼，而我現在不想聽她叫我老師。



畢竟，我不一會兒之後就要脫去所有的偽裝，那時的我不需要任何的頭銜，甚至不需要名字——



這些適用於行走於社會之上的普通人的外殼對於屆時的我來說，只是徒增不快的虛偽。



我可是個光明正大的人，雖然只能遊走於至黑的慾望，但是我絕不虛偽——一碼是一碼。



我將遠遠拉起來——她估計在我走後立刻把脫掉的衣服都穿好了——然後摸了摸她的頭。



「走吧，我送你回家去。」



「嗯……」遠遠一直低著的頭依舊紅得發燒一般。



上課時的校園一如既往的安靜。



如果這時在走廊上遇到哪位領導或者同事，我少不得要為自己帶著一個美少女游離於課堂之外作出解釋，那真是一件很敗興的事情。



不過我運氣不錯，一路上沒有遇到什麼人，順順利利的出了學校。



「遠，你們家住在哪裡啊？」走在馬路上，我開始用對情人的稱呼法稱呼身旁的少女。



「唔……」她囁嚅著說出了地址。



原來如此，那是我昨晚給世人留下饋贈的地方。



她是接受了我的贈禮，才有今天的反常嗎？



啊啊，這就算是緣分了吧？



路過昨晚遺棄掉那具可愛屍體的路口，發現警車與警戒線已經把道路堵得水洩不通了。



都說罪犯喜歡回現場看看，可我現在路過此地完全是處於別的理由。



遠遠緊緊握住我的胳膊，看得出貼在我身上的她有多麼的緊張。



唉唉，少女啊，這件事情與你完全無關，你何必要為我的罪而恐懼呢？我拉著她迅速的離開了這裡——在與這樣可愛的少女約會的途中總想著EX可是十分不禮貌的。



我們很快就到了她的家，那是個不大且有些冷清的房子。



聽遠遠說過，她的父母總是在外奔波不息，似乎將女兒遺忘在家中一般。



雖然社會競爭激烈，但是將這樣乖巧的女兒置之不理……至少我是做不到的。



「老師……請坐……」她將我引到客廳，以對待師長的禮節待我。



哦哦，別這樣，我說了我現在不想在具有任何頭銜。



「已經下課了。我現在不再是你的老師了。」



「唔……可是……」



——不叫您老師又要叫什麼呢？



我看出遠遠在為這個問題為難。



「嗯，你覺得想要叫我什麼呢？」



「不知道……」她撇過頭去，目光害羞的躲到一邊。



我想她隱約已經對即將發生的事情有所期待了吧？所以我伸出手去撫摸著她的臉頰。



「那……叫我哥哥吧？」



她滿臉緋紅的將目光移了回來。



「哥哥……」她順從的叫道。



「啊……我可愛的小公主。」



這太犯規了，那個自下往上看來的嬌柔眼神如何能讓人抵擋呢？



「能帶我去你的房間嗎？」



「嗯……」她領著我來到一間乾淨的小臥室裡。



剛剛踏進房間，我就卡嚓一下關上了房門，緊緊抱住了小公主那纖細溫暖的身體。



「不好意思，似乎無法忍耐了。請把你的身體交給我吧……」



****



男子的雙手從身後環抱住了遠遠，並且開始上下撫摸起來。



細弱的小腰，修長的大腿，微微隆起的小胸脯，那雙手越發肆無忌憚的遊覽著她的身體。



遠遠害怕的緊閉起雙眼，只感到那雙手在自己週身遊走。



「好熱……好暖和……可是，好害怕……」——少女緊張的繃緊了身子。



這是，她的耳邊傳來一陣低語：「你的身體好標緻啊，小公主……」



「嗯……」她不知如何回答。



「讓人迷醉不已，最精緻的人偶也難以比較。如此柔軟，簡直要將我的靈魂都陷進去……」



「唔……嗯……」一股股溫暖的感覺襲來，遠遠感覺自己正在融化。



這時，那雙手伸向了她的股間，遠遠本能的伸手去捂自己那最私密的部位。



「你好漂亮，我喜歡你。」溫和的聲音在耳邊低語道。



「唔……哥哥……」遠遠伸向胯間的手不在阻攔，反而是按住了襲來的魔爪。



「遠遠……也喜歡你……」



溫熱的感覺從下體襲來，遠遠感到全身一陣陣酥麻。



而這要比之前自己撫摸造成的感覺強烈多了。



「哈……唔啊……」少女開始急促的喘息起來，雙腳也站不穩了。



「要到床上去嗎？小公主？」男子說罷，遠遠感覺整個身體浮了起來——哦，哥哥以一個標準的公主式抱法，將她放到了床上。



然後，緊接著一個深吻。



「嗯——唔……唔……」少女的初吻被毫不留情的奪走了。



她只感到一個潤滑有有點粗糙的東西在肆意糾纏著自己的舌頭，舔著自己的牙齒、牙齦與上顎，甚至一度伸向喉嚨深處。



第一次接吻竟然就是這麼激烈，遠遠還遠不能適應，幾乎窒息的她在小嘴被放開的同時猛烈咳嗽起來。



這時，男子的手伸進了少女的衣裙之間。



探索一番後，掀起衣服的下襟，露出少女可愛的小肚臍。



愛撫了幾下光滑的腹部後，那隻手開始往下拉裙子。



遠遠則害羞而順從的並起雙腿，任由對方脫去自己的衣衫。



男人撫摸著遠遠細長的雙腿，躺在了遠遠身邊。



「今天中午，你在校醫室做了什麼啊？」



「唔…………」



「再來做一遍給我看看，好嗎？」男人梳理著遠遠的秀髮，耳語道。



「不……」



「有什麼值得害羞的呢？」男人笑了，握住遠遠的小手。



「而且，你那個樣子，真的很好看哦。」



說著，他將遠遠的手放到了她的下體上。



「來，再做一遍。」他驅動少女的手開始摩擦。



隨著快感漸漸升，少女的手也漸漸主動的動了起來。



「哈、哈……哈……」遠遠嬌喘著。



「真美啊。」男子說道。



「遠遠，我們來玩一個遊戲，好嗎？」



「唔……好……好的……」



「我會勒住你的脖子，然後呢，你就不停的掙扎。」男子的聲音顫動起來。



「開始……可能有點難受，但是之後……會很舒服哦。好嗎？」



遠遠的身體抖了一下，她已經意識到了什麼。



清晨間所目擊的那具身體的姿態又浮現在眼前，她輕輕點了點頭。



********



我一把扼住遠遠細弱的脖子，凶殘的手指立刻掐進了少女柔軟的肌肉中。



「喀啊！」遠遠的身子猛地挺了起來，雙手去拉扼住自己脖子的魔爪，不過如何拉得動呢？



窒息的痛苦越發熾烈起來，遠遠的小細腰一挺一挺的，拍打著我在她身下的腹部。



她的口水因為無法嚥下去而溢出了小嘴，打濕了我的雙手。



「咯……咯……喀……！」



「難受嗎？遠遠……繼續玩弄自己吧。會很舒服的……」我低語道。



即使到了這個時候，她還是如此順從。



一雙小手立刻伸向自己小小的蜜壺。



我聽到了手指在花蕾中狠命穿插的「噗滋、噗滋」聲。



可很快的，自慰的快感就難以掩蓋窒息的痛苦了。



遠遠的腰肢更加劇烈的掙扎起來，而一雙手卻在自己身下慌亂的搜尋著什麼……



啊，我感到自己那邪惡的觸手被一隻小手緊緊的握住了，然後被迫不及待的插進了一片溫軟之中。



「唔——咿——……！」遠遠的喉嚨中發出一聲哀鳴，但這哀鳴中實是暗藏了一大份的情慾與滿足。



遠遠的腰扭得更加激烈了，她雙手開始揉搓起那雙微隆的乳房。



小小的陰道吞吐著我的塵根，如此緊密而貪婪，似乎要將我整個人一併吞下似的。



我突然明白了什麼。



這未經人事的少女在臨死之際爆發出了一隻雌獸的本能，她在渴求異性的精液將她的身體充盈……



「啊啊啊……小兔子，你想要懷上我的孩子嗎？」我問。



「……」遠遠用盡最後的力氣扭過頭來，因為窒息而泛起紫羅蘭色的小臉對我露出一個絕美的微笑。



隨即，她的雙眼猛地瞪大了，頭部狂亂的擺動起來。



揉搓雙乳的手臂啪嗒一聲攤開兩邊，猛烈抽搐起來。



我知道這嬌美可憐的少女快不行了。



於是全神貫注的感受起她最後的舞動。



她的雙腿弓了起來，像小青蛙一樣踢蹬著。



兩隻小玉足一繃一翹、一繃一翹，是個可愛的腳趾在上面扭動著。



而她的小蜜壺始終沒有放開我，一直吮吸著、吮吸著……



直到——少女的整個身子「唰」一下挺的筆直，一道金黃色的液體自下體噴薄而出，劃出一道金色的彩虹。



我感到包裹著自己的小騷穴史無前例的夾緊了，但我仍惡作劇似的忍耐了好一會兒，才將遠遠渴求的白濁液體注入到她的體內，注入到那純潔的子宮之中。



似乎心滿意足了，遠遠的身子這才噗通一下癱軟了下來。



我愛憐的抱著她，讓她就這樣依偎在我身旁。



撫摸著她的秀髮，輕吻她張著的小嘴，凝視她微睜的雙眼，感受她在我懷中漸漸冷去……



然後，我不由自主的哼唱起那首《獻給逝去公主的七重奏》。



————————數周後——————



「老師，作業收上來了。」



我看著遠遠將一大摞本子放到書桌上，感歎一個小女孩變成一個小少婦後（或者也可能是因為死了一次？），性格真是變化太大了。



她現在竟然成了班上最開朗的女生之一了。



想到此，我一把將她抱了起來。



「啊呀！」遠遠驚叫一聲，想要掙開。



「討厭，還沒放學啊！」



「放心……現在就我們兩個。」我咬著她的耳朵。



「怎麼樣？變成吸血鬼的感受如何？」



「哼！還說呢！」遠遠氣鼓鼓的說道。



「因為你，人家的胸部再也長不大了啦！」



我笑了起來，使勁親了遠遠一口。



「寬恕我吧，小公主。我實在覺得你就是這個樣子才最可愛啊。」



「騙人……」她嬌嗔一聲，靠到我的懷裡。



「要不，我再改造一下你的身體？老師我除了把小姑娘變成小吸血鬼之外，還會很多有趣的魔法哦。」



「不要。那一定疼死了！而且……」遠遠又往我懷裡使勁鑽了鑽。



「我就是……想當哥哥你的小、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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